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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姝怨 

小敏有兩個姑姑，大姑姑比她爸大五歲，小姑姑則小五歲。說起來，小敏父親其實是老三，

老二、老四都是女孩，都未滿周歲就夭折了。所以奶奶在世時，經常感嘆說，僥倖存活的這三個，

命格必定是夠硬的，才能挺下來。 

 

    小敏曾祖清朝末期從廣東番禹移民馬來亞，在霹靂州怡保市街邊擺攤賣糕餅，薄利多銷、以家

傳手藝立下根基。到爺爺這一代，建立了優良口碑，在中央市場裡設立了糕餅專賣店。小敏父親繼

承後，除市場零售、又外接月餅喜餅壽桃等訂單，公司小有規模，旗下員工十多人。 

 

    父親一輩子掛心的倒是兩個姐妹，小敏的大姑姑錦屏和小姑姑錦雲。爺爺認為兒子是家族的根

脈，所以堅持把兒子送去讀華校。但又聽人說，要趕上新時代，馬來亞既然都被英國統治了，學好

洋文才能賺大錢，於是女兒就送去讀英校。姊妹倆聰明伶俐、外型亮麗。讀的是聖米高書院，洋鬼

子話說得機哩瓜啦。姊妹倆都是不按牌理出牌的異數，在那保守封閉的時代裡，做了很多離經叛道

的事情，街坊鄰居都說是讀洋書讀壞的！ 

 

   小姑姑在小敏心中，一直是個傳奇人物。錦雲斯文白皙，頭腦聰明，從小書唸得極好，一路領獎

學金，是英語演講高手，立志要當律師。中學畢業後，申請到英國的大學，卻碰上奶奶中風癱瘓，

於是錦雲放棄了出國留學的機會，在一家外商公司工作。 

 

    錦雲身材高挑，出社會幾年後，變成一個風格獨特的人。上班都穿男裝，雪白或淺色襯衫配熨

出筆挺線條的黑色條紋西褲，非常合身。頭髮削得極短，乾淨俐落，耳後有一點弧度。錦雲臉頰瘦

削，雙眼狹長、眼神清亮，鼻樑和嘴型都小巧精緻，從來不施脂粉，但卻有一種極耐看、冷酷的美

感。錦雲的黑色粗跟皮鞋擦得晶亮，走起路來蠹蠹響。錦雲開一輛黑色福斯金龜車，洗得發亮，車

內裝飾手工打造的胡桃木，顯示她的品味。休假日，她都窩在家聽黑膠唱片。常聽布拉姆斯、約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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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特勞斯等古典音樂，也聽義大利歌劇，後來不知怎地，不懂中文的她竟然瘋狂迷上粵劇，聽到後

來自己也能唱個幾曲。 

 

    錦雲後來升了小主管，某次飛香港出差，在飛機上遇見了紅極一時的粵劇名伶溫艷明，驚為天

人。雙方一見如故，竟結為忘年之交。回馬後，錦雲決定辭去原有工作，去香港當溫艷明的私人助

理。家人激烈反對，錦雲一意孤行。  

 

    送機那日，錦雲穿一襲黑色條紋西裝外套、淺米色小翻領襯衫，戴一頂深咖啡色紳士帽。身材

高挑的錦雲挽著真皮公事包，手肘一端親暱勾著嬌小玲瓏的溫艷明。溫剛結束在雲頂酒店的表演，

雖已卸下舞台妝，但臉上的粉依然敷得極厚！溫笑起來時眼角的魚尾紋藏也藏不住，但說話的聲口

柔膩溫暖。英挺配柔美，挺像一對幸福滿溢的小倆口。她們聲稱是結拜姊妹，勾肩搭背，互動親暱，

對望時的眼神甜得像要溢出汁來，卻像極一對情人！家人看傻了眼，錦雲就這樣飛了。 

 

    錦雲抵港後，定期給家裡大量匯款！她很忙，行蹤飄忽不定，多年未曾回家，甚至連奶奶過世

也沒回家奔喪。誰會想到，她還是個因母親生病而放棄留學的孝女呢！ 

 

    錦雲離家後，很多年來家人都只有過年時才見到她。錦雲都是除夕前回家，只斜揹一個扁塌塌

的休閒包，從不帶禮物，也從不通知家人去接機。總是下機後，自己叫了計程車，靜悄悄回到老家。

回到家裡，不動聲色穿回衣櫥裡舊時的男裝，乍看很像年輕男孩。中年以後，身材依然保養得宜，

無一絲贅肉。年紀愈大，頭髮也削得愈短；不知何時，雙鬢已飛霜。錦雲在家，沉默的時候多，整

日裡翻出一片片陳年黑膠唱片來聽。晚上全家一起看電視，約略問問親戚朋友的近況，就無話了。

錦雲通常都只有除夕在家吃年夜飯，初一就像被滾水燙腳一樣，拋下一句「晚上的飛機回香港」，

馬上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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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小敏高中畢業那年，錦雲打越洋電話給她，要她某日自行搭火車北上，到雲頂飯店見面。由於

火車誤點，小敏到飯店時，粵劇團已飛往印尼牙加達。錦雲為了與外甥見面，獨自留了下來。錦雲

住十九樓，小敏一個人上去，電梯一面是透明的，可以看見首都市夜景，璀燦奪目像一匹鑲鑽大地

毯。錦雲來開門時，楞楞看著長得和她一樣高的小敏幾秒鐘，突然給了小敏一個大大的擁抱。小敏

非常措手不及！只好一逕低著頭，滿頭髮絲紛紛披散下來，遮住半張清瘦的瓜子臉，一隻手緊張捉

住書包的揹帶，雙腳併攏，很拘謹的望著眼前那個高高在上的神祕人物！ 

 

    錦雲坐在靠窗的沙發上，過度柔和的飯店燈光，使室內顯得昏暗。小敏驚訝地看見錦雲拿出老

花眼鏡戴上，瞇著雙眼仔細讀著小敏的入學通知單！錦雲興奮得雙手微微顫抖著！她細細撫摸著那

張印滿蟹行文字的薄紙片，眼眶泛紅，很慢很慢的說：「這間大學啊！本來也就是小姑姑要去讀的

那一間啊！」說完，長長嘆了口氣，沉默了。此後幾日，姑侄倆坐著計程車，在吉隆坡市區到處奔

波。錦雲替她張羅好去英國留學的簽證和機票，帶她去銀行辦了戶頭，存入四年留學所需的金額。

又帶她去買了登機箱、大衣、毛衣毛襪。百貨公司裡，她們看起來像一對母女，她們頭碰著頭，研

究最新型行李箱的設計和機關。錦雲笑著對小敏說；「敏敏啊，謝謝你幫我完成當年的心願。」小

敏突然發現，錦雲眼角已出現了兩道淺淺的魚尾紋，下眼瞼明顯暗黑浮腫。是長期的菸酒、睡眠不

足甚至「縱欲過度」，導致她提前衰老嗎？ 

 

    小敏在飯店住了幾日，發現小姑姑吃得極少。她用一支巨大又笨重的黑色手提電話，經常一面

吃飯一面講電話，忙碌處理複雜的業務。她完全不運動，酗菸酒咖啡，睡眠品質極差，服用大量藥

物助眠。她幾乎菸不離口，抽菸時都坐在陽台的藤椅上，整晚看著夜景。隔著落地窗，小敏坐在室

內，看著她的背影，菸一根又一根，若有所思，那菸頭上一星點火光，忽明忽滅。小敏難以想像，

一個她全然陌生的成人世界，似乎悶得讓人無法呼吸。 

 

    事隔短短七年，錦雲就罹患了鼻咽癌，在香港逝世。從癌症確診，手術、化療、入住安寧病房、

去世，整整一年多，錦雲守口如瓶。為了隱瞞病情，過年也沒回家。直到錦雲走後，家人才接獲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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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。錦雲臨終時交代，要把骨灰放在怡保三寶洞的靈骨塔裡，說離家比較近。並且又交代不得勞師

動眾，這件事就交給小敏處理。 

 

    溫艷明差一個新收的女弟子送回錦雲的骨灰，骨灰裝在一個天青色骨灰甕裡，那甕的色澤晶瑩

如玉。溫的新弟子是個長手長腳，斯文秀氣的年輕女孩，兩鬢髮根剃得烏青，只留腦後一束俐落直

長髮，有著舞蹈家般的優美身段。她竟然把骨灰甕裝在黑色雙肩登山包裡，像尋常的父母揹寶寶一

樣揹在胸前。一面走路一隻手還疼惜的扶著背包，怕碰撞到寶貝似的。 

 

    女弟子看見小敏時，興奮的低喊了一聲：「你就是傳說中的小敏！」原來錦雲和同事閒聊時常

提起她，說她很聰明、很會唸書，從小年年考第一，樣樣都好叻！又說她姪女的英語帶倫敦口音，

英國留學回來之後，在檳城某大財團擔任總裁的高級秘書。 

 

    小敏想起，錦雲某次回鄉過年，曾嘆氣說過。如果她願意好好畫個妝，穿上合身裙裝，她也可

以是大公司裡董事長祕書的人選。但她發誓永遠不會為了區區一個工作去穿上窄裙的！小敏只記得

小姑姑看著遠方，耐人尋味、迷濛又悵惘的眼神。那時小敏大概還在唸小學吧！在那保守的時代裡，

小敏隱約知曉小姑姑是和大多數人極端不同的一個人物。錦雲選擇了一條不同於傳統的路，沒有結

婚生子，最後遠走他鄉，在香港某間醫院裡，愛人身畔淒清的死去。風流倜儻的一個人，最後成為

一甕骨灰。小敏衷心尊敬著小姑姑，深信她雖然拒絕穿裙子，卻絕對是個有能力、細心、又責任的

好秘書。 

 

    錦雲的遺物，裝在一個黑色行李袋中。一本深藍色皮面龜裂的記事本，裡面的原子筆字跡漫漶，

寫滿家人朋友的電話和地址。還有一本極厚重的相片簿，少數家族照片，大多都是溫艷明的舞台照，

還有一些兩人同遊世界各地的生活照。畫著舞台妝的溫美艷照人，出遊時的溫卻脂粉不施，濃妝艷

抹亮麗的溫和素顏蒼白的溫判若兩人，小敏乍看還差點兒認不出來。相冊前泰半是較年輕時溫的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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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，明眸皓齒、柔情似水、巧笑倩兮。照片背後是錦雲龍飛鳳舞的英文花體字跡，紀錄拍攝時間地

點，可見這些相片是由錦雲掌鏡的，掌鏡人雖然極少入鏡卻能看出她對溫的綿綿情意。 

 

   然後，愈是翻到後面，美人遲暮愈加明顯。溫有了明顯雙下巴，臉頰上有皺紋，臉頰肉鬆弛，頭

髮稀疏，用蓬鬆髮型來掩飾光禿的髮線。溫本就個子不高，晚年時贅肉橫生，變成了極明顯的梨型。

再如何裁剪出色的洋裝版型，也無法掩飾嚴重的身材缺陷了。但兩人的合照裡，錦雲卻像羅丹的石

膏像般，白皙高挑，毫無老態。可是又有誰可以預知到的呢？錦雲的外型看似不老，內裡卻正迅速

被癌細胞侵蝕、崩壞！ 

 

    溫艷明曾是風姿綽約的粵劇名伶，完成六十歲最後巡演後便淡出演藝圈，深居簡出，任憑自己

安心的發胖。溫長錦雲十多歲，誰又會想到，結果是錦雲被溫送走？據說錦雲鼻咽癌末期，化療後

的照顧，餵食洗澡、把屎把尿都是溫一手包辦，從不假手於看護。錦雲的生命末期，到後來極瘦極

瘦，雙頰凹陷，瘦得像一根竹竿。手術後，只能吃流質食物，後來又氣切，只能用鼻軟管餵食營養

素。最後一張錦雲的照片，五十二歲生日拍的，笑得甚是燦爛。但其實那時候她已化療一陣子，掉

髮嚴重，戴了一頂生硬怪異的假髮。 

 

    女弟子說：「師傅請人把雲哥的所有照片都複製了一份，這份是專程留給家屬留念的。」小敏

猛地一盪！心中千迴百轉。 她叫她「雲哥」！這是她在家人面前從未承認的另一身份！小敏記憶中

的小姑姑，帥氣英挺，削得極短的髮絲，面頰上有陽剛的線條。年輕、溫和有禮，對人客氣，但不

常笑。小姑姑是最大方的，領了薪水開車帶家中小孩們一起去吃雪糕，五個小孩擠坐在後座。小姑

姑請客的雪糕不是巷口小販騎腳踏車，用手搖鈴攬客，裝在冰桶裡快融化那種甜得膩人的冰淇淋。

而是真正皇家飯店西餐廳的英式雪糕，盛在透明浮雕水晶杯裡，上面裝飾一顆紅櫻桃。那是小敏生

平第一次吃雪糕！那是小姑姑給的一輩子回憶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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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至於大姑姑，和小姑姑是極強烈的對比。錦雲沉默陰鬱，錦屏則開朗甜美。錦屏五官精緻，一

頭自然鬈的烏黑長髮，瀑布似傾瀉下來。錦屏遺傳了爺爺高挑的身材，生就一雙修長的腿，豐胸細

腰，十多歲的身體成熟得像大人。錦屏聰明但不愛唸書，外向活潑，老跑到工廠裡，和那些烤蛋塔、

捏月餅皮的叔叔阿姨們鬼混，聽他們邊工作邊說著葷腥不忌的笑話。嘴邊一顆深深的酒窩，前仰後

合大笑不止，家裡都是她銀鈴般的笑聲。 

 

    聖米高書院畢業後，爺爺憑著生意上的人脈，把錦屏薦到市內一家律師樓當文員。可沒多久，

錦屏就和一個印度裔錫克族的已婚律師轟轟烈烈鬧了場畸戀，弄得全家雞飛狗跳。那錫克男子人高

馬大，錦屏在女子中傲人的身高，站在男友身邊卻僅到達胸前。男子高鼻深目，鬢邊留著濃密的烙

腮鬍，頭上纏繞頭巾，面無表情、一臉冷傲，錦屏倚在心上人身旁，一臉幸福，猶如小鳥依人。爺

爺知道後，要求錦屏辭去工作，在家閉門思過。家人激烈反對，錦屏仍瞞著眾人和情人來往，幾個

月後峰頭稍緩，趁家裡接了大量月餅訂單，交貨忙碌的旺季，就偷跑出去約會。 

 

    錫克人的越野吉普車，經常停在巷口的印度紫檀樹下。錦屏接電話後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穿漂

亮洋裝，畫紫藍色眼影，瞄得極粗的眉毛和眼線，身上香水味濃郁。有時錦屏穿著大圓裙，配一件

緊窄的無袖背心。上衣背後鏤空、脖子上繫一條長帶子，交叉打個蝴蝶結。鏤空處滲漏出令人垂涎

欲滴的腰背凹痕線條，白皙細嫩的皮膚。腳上的涼鞋多半是高跟的，腳踝上繞著繁複的編織帶子，

有點古印度審美趣味。鄰居看見她出門，紛紛在背後偷笑，指指點點、嗤之以鼻，說她穿得活脫脫

像個妓女。「不是咩？係咁方便愾！就咁一條幼細的帶子，一隻手指就可以解開的蝴蝶結。」鄰人

竊笑，那露背裝引來了無窮無盡的想像！但錦屏是陷落在熱戀當中的少女，絲毫不在乎！ 

 

    那時候，異族通婚極罕見。就像全世界的通例一般，黃色人種看不起黑色人種。馬來亞華人一

般都看不起膚色黝黑的印度人，印度人多是英殖民時期移民的賤民，從事最低階層的勞力工作，例

如鐵路或橡膠園棕櫚園工人。一般情況是，華裔女孩如果戀上印裔男孩，大多被棒打鴛鴦散！印度

女孩愛上華裔男孩時，當然也被家裡激烈反對，女方的下場經常是跳河或喝農藥自殺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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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至於錫克族呢？雖也是印度裔，情況卻稍微不同，他們膚色白皙，在印度原是貴族階級，是英

政府在印度培植的領導階層，西化程度最早。在馬來亞算是高等印度人，十之八九若不是醫生就是

律師。崇高的職業，讓錫克族得到較高的社會地位，所以華裔女孩嫁給錫克人的也並非全然沒有！

如今棘手的卻是，錦屏這位男友，卻是個有婦之夫啊！ 

 

    事發初期，愛女心切的爺爺不但不讓她出門，連電話也不准接，但她竟然趁深夜時分從二樓窗

戶爬出去！錦屏每天和家人諜對諜的，一心想要溜出去，她聰明狡猾，家人也忙，根本防不勝防。

後來，家人除爺爺外，全都放棄了！索性一隻眼開，一隻眼閉。她甚至弄到了鑰匙開門，有時候半

夜出去，清晨回來。有時是大清早，全家都還在睡夢中，大門突然「鏘」的一聲。吉普車停在公園

鞦韆架旁，噗噗冒著白煙。錦屏出了大門，小跑步飛奔向前，關上車門，車子馬上開走。她總在七

點前回來，大概錫克佬要上班。錦屏回來時，往往彩妝已融化大半，頭髮紊亂，蝴蝶結歪向一邊。 

 

    回到家，家人忙進忙出，準備大盤批貨及店鋪開市，沒人注意她。錦屏誰也不理，回房睡回籠

覺。睡到日上三竿，有時中飯也不吃。就這樣過了一段極為荒唐的歲月，突然有一天，卻聽說她和

錫克佬分手了！鄰居偷笑，說錦屏是被「玩膩」的娃娃！沒有新鮮感，就被甩了！ 

 

    後來才曉得，年少不懂事的錦屏，曾經為了那段不被祝福的愛情付出過代價的。錦屏懷孕不願

墮胎，癡心妄想成為律師夫人。律師老婆終於找上門時，錦屏肚子已經大得無法收拾。爺爺找皇室

朋友斡旋，要錫克佬負責到底，最後律師夫人把錦屏送去吉隆坡待產。那半年多裡，錦屏經常三更

半夜打電話回家，哭嚷著要尋死。 

 

    後來，終於生下一個混血男嬰。產檯上的錦屏只瞄了男嬰一眼，依稀看見男嬰眉目深邃，很是

可愛！但卻極力克制自己，連抱都不敢抱，怕這一抱就不肯送人了。產後，金主請人來幫忙做月子。

月子嫂每天燉煮麻油雞湯給她喝，要她用老薑洗澡，洗完全身冒汗，臉頰紅撲撲，粉嫩像嬰兒。錦

屏身體被養得極壯，也長了肉。阿嫂要她每小時擠母奶，用玻璃瓶冰在冷凍庫，每天有司機來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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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無法直接哺乳，用手擠母奶無法擠乾淨，殘餘的奶水堵塞乳腺，沒多久就發生了乳腺炎，乳房腫

脹堅硬猶如兩顆大石頭，痛得她死去活來，淚水直流。經多次請求，才被恩准斷奶。最後，錦屏帶

著一筆鉅款離開，然而內心已然百孔千瘡。 

 

    錦屏回家，鄰居問起，只淡淡說在外地工作。爾後性情大變，終日沉默不語，面無表情。失去

愛情的她，萬念俱灰，形容枯槁、顏色憔悴。皮膚失去彈性，像一顆脫水殆盡的蘋果，外皮仍在，

內裡卻迅速乾癟，猶如槁木死灰。她在電子廠當會計，正常上下班。下班回家，只顧看電視，三餐

從不上餐桌。她追看香港連續劇，沒日沒夜，像吸食鴉片般到達廢寢忘食的地步。租片的錢花掉大

部分薪水，無人敢置啄。她全心投入劇情的起伏，有時開懷大笑，有時哭得死去活來，有時憤怒填

膺，有時搥胸頓足。和家人一天說不到一句話，總是把晚餐盛在大碗內，在電視前草草扒兩口了事，

食不知味。電視和錄影機是她自己分期付款買的，家人都碰不得。不吃早餐，每日睡到日上三竿，

快遲到了才匆匆起床，胡亂梳洗，騎摩托車出門上班。 

 

    從年輕時她就養成了自己洗衣服的習慣，因那時愛穿薄紗衣裙，很多都是高級舶來品，怕洗衣

機洗壞。但是她現在都隨便亂穿，衣服也胡亂往洗衣機裡丟，污漬也不刷。白上衣總是這裡黃一塊，

那裡黑一塊。頭髮多年未剪，長可及腰。出門用一條橡皮筋紮馬尾，在家用鯊魚夾在腦後夾起。頭

髮油膩膩，不知多久沒洗。她一天天痴肥起來，有了雙下巴，腰間一圈游泳圈，胸前垂墬傲人的雄

偉。經常熬夜看連續劇，嚴重睡眠不足，導致面容明顯衰老。淚溝、眼袋、令紋無可遁形，臉色蠟

黃。長胖後，特別容易流汗，動一下就滿身大汗，她又總是待在鐵皮加蓋的三樓，悶熱得像火爐，

身上永遠散發汗臭味。天氣再熱，假日她仍然沒有出門的打算。她從不走路，下班時摩托車一路騎

入家門口，從廚房邊繞入後面的倉庫，騎到樓梯旁，才肯熄火。她活像一顆被種植在電視機前的馬

鈴薯，靜靜抽芽，再慢慢腐敗。 

 

   被始亂終棄的女人，最終的命運就是如此，她沉默接受。聽說在吉隆坡待產時，她曾有過很強烈

的尋死念頭，甚至付諸行動！直到某天，她感覺到奇異的胎動，肚子裡的生命讓她不得不活下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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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且，律師夫人給的是非常好的價錢，她最後別無選擇，惟有接受一切安排。生產之後，沒想到迎

接她的卻是完全的空虛和失落。她也想像過，找個新男人來填補心靈的缺口。但連律師都交過手了，

她又哪裡看得上眼其他等閒之輩？工人階級她是一律免談的，普通上班族呢？個個謹小慎微，她又

不願意鉅細靡遺交代自己的過去。那就過一天算一天吧！好死不如頼活。 

 

    家人幫她安排相親，都被她拒絕了。媒人說得天花亂墜，她也知道自己是不會動心的了！勞師

動眾，浪費時間做什麼？可日子那麼長，總是要過的，沒有比看電視更好打發時間、麻醉自己的方

式了。看吧！這樣度日多快，下班回來，扭開電視，放入一捲錄影帶，就能參與別人的悲歡離合，

熱鬧也好、悲悽也罷，又過了一天。她就這樣拖過了幾年，慢慢的就變成了別人眼中的老小姐。 

 

    一晃眼二十年，她的真命天子竟出現了！她別無選擇，她生來就是要嫁他的，那個冤家！她十

七歲時的初戀情人，曾和她花前月下、海誓山盟，卻在高中畢業後突然一聲不響去跑船！不告而別

的他，傷透錦屏的心，從此立志遊戲人間，才有了錫克佬那段荒唐的過往。傑離開二十多年，環遊

了半個地球，回來怡保時已是個四十多歲的老男人，不但頭禿掉大半，還腆了個又圓又大的鮪魚肚。

錦屏也已活脫是個老小姐，胖圓臉頰，額頭光光，日愈稀薄的長髮用一根橡皮筋束在腦後。她在爺

爺店裡賣剛出爐的蛋塔，用算盤算那些五角十塊的小賬，和買早餐的師奶們套交情，積極推銷新上

市的蓮蓉和五仁月餅。 

 

    錦屏眼角的餘光瞄見那個似曾相識的男人，怯生生站櫃台右側，一直謙虛的側身讓開，讓那些

買蛋塔的師奶們插隊結帳。那人身上穿一件夏威夷熱帶風情花 T恤，下身一條灰撲撲的運動短褲，

額頭上幾條深深的皺紋，臉頰上有幾顆斑，頭髮髮線甚高，唇邊肉垮垮的，這個人，化成灰錦屏也

認得他。 

 

    錦屏原以為自己已把他徹底遺忘，再度重逢，才發現這個人其實一直住在自己心底。錦屏的少

女時代，傑曾經如此純真、多情而溫柔，但他卻慘忍地瞬間帶走她全部的希望和深情。匆匆流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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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多年光陰，錦屏彷彿已歷經無常人世好幾劫，最後化為槁木死灰、行屍走肉。如今再度進入錦

屏眼簾的，是一個逐漸衰老的男人，但每一個細節、每一個眼神、每一個顧盼，還是如此熟悉，錦

屏怦然心動。 

 

    讀聖米高書院的時候，傑高瘦靦腆、沉默寡言，英文極好。他的父親是英國遠洋輪船的大副，

長年在外飄泊；他的母親獨自打理家庭。傑高中畢業那年，父親休假回家，傑倉促決定跟隨父親上

船工作。因為不知如何開口跟錦屏說再見，最終竟然選擇了不告而別！傑的「背叛」替錦屏帶來了

巨大的傷害！錦屏從此自暴自棄，成為一個離經叛道、驚世駭俗的女孩，誓言以青春的肉體去報復。 

 

    傑回頭來找錦屏，兩人抱頭痛哭、盡釋前嫌。沒多久，傑開口說要娶她，傑不嫌棄她已變老變

醜。皆大歡喜，那就是他吧！經過廿多年，依然無法閃躲左鄰右舍的閒話，嫁出去應該就是最好的

結局。都七老八十了，還能挑三揀四嗎？人啊人！還不都要結婚生子，生老病死，往同一條路上走？ 

 

    他們很快結了婚。傑不跑船了，開了家超市。錦屏薄施脂粉，笑臉迎人，在櫃檯收銀時還熱心

推介各種商品。生了二男一女後，她發胖得厲害。傑也胖，本來婚前頭上就有點地中海，現在快禿

光。腆了個極大的肚子，油光閃亮的嘴唇，叼著菸斗。錦屏嫌惡用手搧著菸味，罵道：「死鬼，抽

那麼多菸，快得肺癆了還抽。」兇狠罵著，一面替他削水果，沏唐茶。 

 

    錦屏娶媳婦那天，小敏終於又看見了她年輕時的影子。她化妝入時，一襲性感長裙，露出深深

乳溝。長耳環叮鈴噹啷，脖子上戴一條珍珠項鍊。錦屏照了許多照片，急忙上傳臉書，好友們紛紛

按讚，誇她是超級辣阿嬤。她笑得合不攏嘴，連最愛的魚翅羹也忘了吃，只瞇眼關注臉書動態，好

快樂！長年穿著薄長袖的她，今天豁出去了！穿的是一套無袖禮服，露出左手腕上深深的一圈疤痕，

粉色肉芽像極一條張牙舞爪的蜈蚣。 

 


